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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初点菜：当男男女女开启古典式交往，饭馆酒楼就成了他们的第一战场。

狭路相逢的礼物

送给女人的礼物，如果是相同的，那么，持有这两件

相同礼物的女人，必然会有狭路相逢的一天。

醒 着 爱

爱之初点菜

古 典 式 交 往

先从名词解释开始———古典

式交往的主人公特指那些传统相

亲的力行者、 从网络走入现实的

正派青年、 被品牌婚介公司忽悠

的冤大头，等等。古典式交往的行

为方式非常明确，以结婚为目的，

直奔主题。

当男男女女开启古典式交

往， 饭馆酒楼就成了他们的第一

战场。乱中取静，静中有埋伏，便

于观察又便于隐藏观察。 一顿饭

功夫， 足够让她和他暴露三分之

一强的价值观。这一顿饭的约会，

正值女淑女，男绅士，点菜通常从

女方开始。既然是战场，点菜就好

比火力探查，打响了，兴许会一路

凯旋。

女的看着菜单， 男的看着窗

外———实际上也在看着菜单。这

一刻，女的千万不要点便宜菜，便

宜了他不等于她贤惠她善良，只

能说明她不懂他世界， 不会利用

条件捧他面子。 当然也不能点昂

贵的菜， 鲍鱼参翅不但显摆不出

她的小姐身子千金命， 却能诋毁

她比章小蕙更祸水。最忌讳点“随

便”，他从这句话里听不出随和却

发现了她的无主见， 而一个没有

主见的女子日后怎能与他分担房

奴车奴孩奴之重担？

她必须选择价格中庸的、貌

似清秀的、有点诗意的、造型纤美

的。出世一点不打紧，柴米油盐之

前，一地鸡毛之前，男人都渴望对

面坐着的是个婉约派。

她点了“珠落玉盘”，虽是豌

豆炒玉米粒，但玉米清纯娴雅，豌

豆嫩绿圆润。她点了“汤浴绣丸”，

小肉丸子汤里漂着玉兰片， 闷骚

感。她点了“金丝玉叶”，金针菇炒

了一把小青菜，素归素，却有艺术

观感……

适可而止，女戏杀青，俩人点

仨菜，不卑不亢。接下来就看男人

表演了。如果他解风情，当以个把

海鲜“硬菜” 做补充完成点菜过

程；如果他是个小器鬼，可能就按

照母系氏族之菜谱将计就计了。

点“硬菜”的他，满足了两颗

虚荣心，可谓双赢，但日后未必一

直拿她当盘菜。将计就计的，通常

是从小到大都听妈的话， 既被宠

怀了也被管懵了， 准婆婆必定是

难伺候的主儿。

从点菜开始就埋伏着尔虞我

诈，这话通常用来形容商战饭局，

不可以此亵渎男女情。但点菜，真

的能命名一个或完美或闪失的开

局， 也能预示或开花结果或中途

夭折的后续，务必慎重之。

■阿占（青岛美女，爱在书上

画小人的糊报纸专业户。）

《剪灯余话》中有个故事，说的

是明学士汤公出游， 遇到一对青年

夫妇。 男人十分有才， 却不愿意做

官，宁愿卖饼，恰巧貌美的太太也十

二分同意这种“得钱即已随闭户，促

席相看同举杯”的闲散生活。两人

很快成为长安城有名的晃晃一族，

并因此结交了类似舒冶国那样才

高八斗却宁愿将有限生命浪费在

无限的吃喝玩乐上的有识之士。

可叹世间， 往往是拜金女削

尖脑袋也遇不到一个王孙贵族，

晃晃女一不小心就被掳进王宫

了。女人以绝食相逼，一个月后重

新成了卖饼妇。 荣华富贵与她擦

肩而过， 世人不由感叹这女人傻

到家了， 尤其那些红了眼的拜金

女，简直想把她的脑袋敲开，看是

不是非人类构造。对于费解之事，

人们总会给它安上一个合理的解

释， 比如把这个自由散漫的晃晃

女描绘成一个贞节烈妇， 说她之

所以放弃荣华富贵， 并不是发自

内心， 而是被那死卖饼的老公逼

的，所谓“当时夫婿轻一诺，金屋

茆檐（茅草屋）两迢递”。

“苍天啊， 人家那么有权有

势，我老公哪敢说一个不字？更谈

不上用海誓山盟逼我弃了金屋回

来住茅草房。 话说海誓山盟要真

这么有用，还要法院干嘛？”汤公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等了自己七

百年， 就为了让他重新写一遍自

己的故事以正视听的“执著牌”美

女，心想，这真是一个企图心明确

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女强人！

显然，卖饼妇不是跟钱有仇，

她死活不愿嫁入豪门， 不过是贪

恋平常人家的小日子。从始至终，

她像一台运转精确的计算器，图

的就是赚点小钱，享点小福，老公

在眼皮底下，没有大富大贵，也没

有大悲大喜。爱情总是要算计的，

糊涂必定为糊涂所害。关键是，算

计归算计， 是否能够保持可贵的

执著却是事情最终成败的关键。

女人最大的问题， 一是容易受环

境影响，二是容易得陇望蜀。

徐静蕾曾经放言：“我找大款

干嘛呀，我自己就是大款。”纵观

此同学的情史， 男方非有才即有

色，她图着他们的才，顺便耳濡目

染成了才女，她图着他们的色，绽

放自己已经并不年轻的身体与自

信。与娱乐圈无数辛苦图财的女子

相比，她至少看上去是烦恼较少的

那一个。当然，图财其实也没什么

不好，倘若能执著到梁洛施那种境

界，也不失为一条通往幸福的康庄

大道。坏就坏在，有些姑娘是没什

么企图心的或者说没有坚定的企

图心的，顺其自然，想哪儿就是哪

儿， 结果远处的男人永远是完美

的，身边的男人永远是不满意的。

当你设置了自己的企图，并

且按照这个目标找到了中意的男

人， 那么企图之外的所有得到就

都是意外收获，有，当然很好，没

有， 你也得认了。 如果那位卖饼

妇，因为进了一趟皇宫，回来就对

着自己茅草房里的卖饼男人叹

息：咱们为什么不能住在金屋里，

过着这种早早关门闭户， 你我举

案又齐眉， 两看相不厌的生活捏

……那么，洗具就成了杯具。

■艾小羊（湖北小腰精，传说

中的爱情专家。）

人的习惯像血液一样，能流

进身体和意识的每一个角落里。

对于感情戏中的男女也是一

样的， 男人总是预设自己喜欢的

那个饭馆女人也一定会喜欢。这种

源自内心磁场的扩散，像一场大雾

一样，总能迷住剧中的男女。

我就有过这样的体悟，带第

一个女友去一家咖啡馆，当时患

青春期综合症，特别淘气，在一

个靠窗的桌子上刻下了一片叶

子，那是我女友的名字。后来又

有了新版本的女友，依旧喜欢那

咖啡馆， 以及那固定的桌子。那

片叶子恰好被新版的女友发现，

那是我无意中给她讲过的过往

细节。她受了伤，转身飞走，消失

在城市的夜晚。

事后， 我常常很疑惑自己，

为什么要带两个不同版本的女

朋友去同一个地方。对某一件东

西的喜欢，常常会像照相机的胶

片一样， 相片虽然洗出来了，被

放大了，但是底片却永远留在了

心里，随时可以去加洗。

把喜欢的东西和不同的人

分享，这其实是我们内心织成的

一个蜘蛛网。 那网从欲望出发，

或者甜蜜的想念出发，一点点伸

向一个女人的内心。

电视剧版的《手机》里，严守

一将两块相同的女式金表分别

送给了老婆于文娟和情人伍月，

他以为，这两个女人不会同时出

现在共同的场合。哪知，刚送出

金表不久， 于文娟便和伍月相

遇，两个女人撞表了。那两块表

出卖了严守一，制造了日常生活

的一场意外。

严守一用这样的方式给男

人上了一课，关于送给女人的礼

物，如果是相同的，那么，持有这

两件相同礼物的女人，必然会有

狭路相逢的一天。

世界是很大，但它总有让我

们始料不及的磁场，将相同颜色

的衣服收拢到一起，将相同爱好

的男女收拢到同一张床上。

同样道理， 世界也会将尴尬

和挫折在合适的时候塞进我们的

口袋，用来提醒我们方向和冷暖。

在感情的场域里，男人总是

会在专一的问题上电量不足。但

这并不妨碍一个男人善良和充

满温暖，只是说，在特定的时间

段落里，男人将这种暖意分多次

奉献给了不同的对象。

重复必然导致热量减半，或

者撞车。所以，男人必须将感情的

蛋糕分成大小不等的份额， 给恋

人的蛋糕份额不能和邻居一样，

给母亲的份额不能小于恋人。

如果给老婆送了金表，那

么， 给女同事就只能送手饰盒。

同样，如果给老婆送了一件花裙

子，那么，给关系暧昧的情人只

需要送一张电影票即可。

日常里，我们喜欢苹果的心

情与喜欢一棵树在风中摇摆的

样子肯定不同。那么，我们喜欢

女人甲和女人乙也同样有差异。

将这种差异在内心里咀嚼

清楚，将爱与喜欢分清楚，将缠

绵和暧昧分清楚，将甜蜜与快感

分清楚， 将依赖与懒惰分清楚，

将温暖与孤单分清楚。 那么，我

们再遇到女人的时候，我们就明

白， 是和她微笑着讨论人生，还

是缠绵着共渡人生。

■赵瑜（河南乡下娃，职业

作家，闷骚男）

执著的企图

当你设置了自己的企图，并且按照这个目标找到了中意的男人，那么企图之外的所

有得到就都是意外收获，有，当然很好，没有，你也得认了。

形

而

下

5天后，小刘出现在伦敦佳士得

拍卖现场， 目标是那只元青花玉壶

春瓶。 初上拍场的小刘显得有些惴

惴不安。“老板， 开始了……20万英

镑！”“跟！” 电话里传来老板明确的

指示。

拍卖开始后，路金龙用越洋电话

遥控现场，指挥委托人参与竞价。那只

元青花玉壶春瓶的价格一路飙升到

接近100万英镑。这时候，场上与小刘

抗衡的只剩下一个香港人。很快，价格

高出100万，小刘有些胆怯了。

路金龙接到报告后， 准备通知

小刘一拼到底。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越洋电话中断。 等到线路重新接通

的时候， 在伦敦拍卖现场的小刘由

于没能及时得到老板的指示而停止

了叫价，拍卖师已经一锤定音。短短

几秒钟时间的电讯中断， 使得路金

龙第一次进军国际拍场出师不利。

几个月后， 路金龙重回伦敦拍

场，打了一场挽回面子的漂亮仗。有

一家伦敦当地的报纸这样写道：

“……在2001年伦敦苏富比中国工

艺品专场拍卖会上， 一位来自中国

大陆的富豪出手阔绰， 他显然不懂

英语， 在竞买一件以80万英镑起拍

的中国古代官窑瓷器时， 由于随从

无法保持同步语译， 他不停地上下

挥舞着手里的号牌。当拍卖师宣布以

他160万英镑的最后报价成交时，他

还没意识到这场‘战事’已经结束，再

一次举起了手里的号牌，引起哄堂大

笑。 直到翻译告诉他，‘我们胜利了！’

他才满面红光地站起来……”

2003年，在苏富比的一次拍卖

会上，路金龙花费150万美元，用高

于起拍价10倍的价格买下一件清

代官窑瓷器， 再次成为国内外媒体

关注的焦点。 国内一家报纸报道了

路金龙在北京翰海拍卖公司的一次

竞买：“那是清代王石谷一幅名为

《溪山行旅图》的手卷，不少藏家对

这件拍品的真伪存疑， 开拍前有人

听说路金龙已经看中了这幅画卷，

原因只是上面有一个图章与晶宁集

团的印章很相似。 路金龙不管不顾，

声称这幅画与自己有缘，并指令手下

‘无论什么价都不能放过’。最终，这幅

画被路金龙的委托人以599.5万元人

民币的天价买下。”其实，在富豪收藏

者的圈子内，路金龙属于头脑比较冷

静的那类人。他起步早，买的东西相对

便宜一些，而且他能抓住机会及时出

货。就拿这幅《溪山行旅图》来说，3年

后他就以180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

脱手，足足赚了3倍。 （2）

他打了一场

挽回面子的漂亮仗

连 载

《谁在拍卖中国》

吴树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